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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文理学院 201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（A卷）

报考专业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 考试科目： 文学评论与写作

科目代码：      811            

注意事项：本试题的答案必须写在规定的答题纸上，写在试题上不给分。

本考卷为文学各个方向共同试卷，考卷满分 150分，考生选取四题中的三题

答题。

一、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谈谈你对文学虚构性与真实性之间关系的理解。（50
分）

二、马克思把莎士比亚的创作艺术称为“莎士比亚化”，结合作品，说说

莎士比亚在人物形象、情节设置和语言艺术上的特色。（50分）

三、从阅读兴趣出发，就你熟悉的古代文学作品，自拟标题，写一评论。

（50分）

四、阅读下面作品，自拟标题，写一篇作品分析或评论文章。（50分）

伤 怀 之 美

迟子建

不要说你看到了什么，而应该说你敛声屏气凝神遐思的片刻感受到了什

么。那是什么？伤怀之美像寒冷耀目的雪橇一样无声地向你滑来，它仿佛来

自银河，因为它带来了一股天堂的气息，更确切地说，为人们带来了自己扼

住咽喉的勇气。

我八岁的时候，还在中国最北的漠河北极村。漫天大雪几乎封存了我所

有的记忆，但那年冬天的渔汛却依然清晰在目。冬天的渔汛到来时，几乎家

家都彻夜守在江上。人们带着干粮。火盆、捕鱼的工具和廉价的纸烟从一座

座木刻楞房屋走出来。一孔孔冰眼冒出乳白的水汽，雪橇旁的干草上堆着已

经打上来的各色鱼类。一些狗很懂得主人的心理，它们摇头摆尾地看到上鱼

量很大，偶尔又有杂鱼露出水面时，就在主人摘钩的一瞬间接了那鱼，大口

大口地吞嚼起来。对那些名贵的鱼，它们素来规规矩矩地忠实于主人，不闻

不碰。就在那年渔汛结束的时候，是黄昏时分，云气低沉，大人们将鱼拢在

麻袋里，套上雪橇，撤出黑龙江回家了。那是一条漫长的雪道，它在黄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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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是灰蓝色的。大人们抄着袖口跟在雪橇后面慢腾腾地走着，他们之间没有

任何言语，世界是如此沉静。快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天忽然落起大片大片的雪

花，狗狗书籍我眼前的景色一片迷蒙，我所能听到的只是拉着雪橇的狗的热

气沼沼的呼吸声。大人们都消失了，村庄也消失了，我感觉只有狗的呼吸声

和雪花陪伴着我，我有一种要哭的欲望，那便是初始体会到的伤怀之美了。

年龄的增长是加深人自身庸碌行为的一个可怕过程。从那以后，我更多

体会到的是城市混沌的烟云。狭窄而流俗的街道、人与人之间的争吵、背信

弃义乃至相互唾弃，那种人、情、景相融为一体的伤怀之美似乎逃之夭夭了。

或者说伤怀之美正在某个角落因为蒙难而掩面哭泣。

一九九一年年底，我终于又在异国他乡重温了伤怀之美。那是在日本北

海道，我离开札幌后来到了著名的温泉圣地——登别。在此之前已经领略过

层云峡的温泉之美了。在北海道旅行期间一直大雪纷纷，空气潮湿清新，景

色奇佳。住进依山而起的古色古香的温泉旅馆后，已是黄昏时分了，我洗过

澡穿上专为旅人预备的和服到餐厅就餐。席间，问起登别温泉有何独到之处

时，日本友人风趣地眨眨眼睛说，登别的露天温泉久负盛名。也就是说，人

直接面对着十二月的寒风和天空接受沐浴。我吐了下舌头，有些兴奋，又有

些害怕。露天温泉只在凌晨三时以后才对女人开放。那一夜我辗转反侧，生

怕不慎一觉醒来云开日朗而与美失之交臂。凌晨五时我肩搭一条金黄色的浴

巾来到温泉区。以下是我在访日札记中的一段文字：

温泉室中静悄悄的，仍然是浓重的白雾袭来。我脱掉和服，走进雾中，

那时我便消失了。天然的肤色与白雾相融为一体。我几乎是凭着感觉在雾中

走动——先拿起喷头一番淋浴，然后慢慢朝温泉走去。室内温泉除我之外还

有另外两人，我进去后就四处寻找露天温泉的位置。日语不通，无法向那两

位女人求问，看来看去，在温泉的东方望见一扇门，上写五个红色大字：露

天大风吕。汉语中的“露天大风”自不用解释，只是“吕”字却让人有些糊涂。

汉语中的“吕”除了做姓氏之外，古代还指用竹管制成的校正乐律的器具，代

表一种音律。把这含义的“吕”与“露天大风”联系起来，便生出了“由风弹奏，

由吕校音”的想法。不管如何，我必须挺身而出了。

我走出室内温泉，走向那扇朝向东方的门。站在门边就感觉到了寒气，

另外两位女子惊奇地望着我。试想在隆冬的北海道，去露天温泉，实在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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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勇气啊。我犹豫片刻，还是将门推开。这一推我几乎让雪花给吓住了，寒

气和雪花汇合在一起朝我袭来，我身上却一丝不挂。而我不想再回头，尤其

有人望着我的时候，我是绝不肯退却的。我朝前走去，将门关上。

我全身的肌肤都在呼吸真正的风、自由的风。池子周围落满了雪。我朝

温泉走去，我下去了，慢慢地让自己成为温泉的一部分，将手撑开，舒展开

四肢。坐在温泉中，犹如坐在海底的苔藓上，又滑又温存，只有头露出水面。

池中只我一人，多安静啊。天似亮非亮，那天就有些幽蓝，雪花朝我袭来，

而温泉里却暖意融融。池子周围有几棵树，树上有灯，因而落在树周围的雪

花是灿烂而华美的。

我想我的笔在这时刻是苍白的。直到如今，我也无法准确表达当时的心

情，只记得不远处就是一座山，山坡上错落有致地生长着松树和柏树，三股

泉水朝下倾泻，琤琤有声。中央的泉水较直，而两侧的面积较大，极像个打

渔人戴着斗笠站在那。一边是雪，一边是泉水，另一边却结有冰柱（在水旁

的岩石上），这是我所经历的三个季节的景色，在那里一并看到了。我呼吸

着新鲜潮湿而浸满寒意的空气，感觉到了空前的空灵。也只有人，才会为一

种景色，一种特别的生活经历而动情。

我所感受到的是什么？是天堂的绝唱？那无与伦比的伤怀之美啊！我以

为你已经背弃了我这满面尘垢的人，没想到竟在异国他乡与你惊喜地遭逢，

你带着美远走天涯后，伤怀的我仍然期待着与你重逢。

去年九月上旬，我意外地因为心动过速和痢疾而病倒了。一个人躺倒在

秋高气爽的时节，伤感而绝望，窗外的陽光再灿烂都觉得是多余的。我盼望

有一个机会出去呼吸新鲜空气，在城市里我已经疲惫不堪。九月二十日，大

病初愈的我终于踏上了一条豪华船。历时十天的旅行开始了。省人大的领导

考察沿江大通道，加上新华社、《光明日报》的两位记者和我的一位领导及

同事陪同，不过二十人。船是“黑龙江”号，整洁而舒适。我们白天在甲板眺

望风景，看银色水鸟在江面上盘桓，夜晚船泊岸边，就宿在船上。船到达边

境重镇抚远，停留一天后，第二天正午便返航了。那时船正行驶在黑龙江上，

岸两侧是两个国度：中国和俄罗斯。是时俄罗斯正在内乱，但叶利钦很快控

制了局面。那是九月二十五日的黄昏，饭后我独自来到船头的甲板。秋凉了，

风已经很硬了，落日已尽，天边涌动着轰轰烈烈的火烧云，映红了半面江水。


